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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浮世绘影

浅水湾午后
■ 王志军

蓝色胶皮泳衣，海水灼黑的红皮肤。

紧绷的身体平躺在

白浪舔舐的沙滩上，双手拽着

野马般暴躁的滑翔伞——

可他不像骑手，而像只海豹

笨拙地扭拍。冲浪板

在脚底蠢蠢欲动，直到一股强风

把他竖起来，向大海飞驰。

惊讶的海鸟，潜射小导弹一般

飞向大桥那边。它们看见

那伞在天上来回挣扯

看似被驯服了其实执意要逃出海湾。

划破浪峰的猛烈颠簸

远处墨绿镜面起伏的眩晕。

他整个被拉成一张反弓

好像天空和大海在他身上角力

他成了力量所汇集。

直到一方突然松了手

他倒在沼泽般海面上，被吞没。

波浪，波浪，波浪。从凌乱的云山

连绵不断涌来，朝岸边淹去。

阳光直射水底的沙窝

暖流从两腿间摩擦着挤过。

高高耸立的海崖，像鱼一样仅有

七秒钟的记忆——

它感到某种躁动，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

又很快归于平静。

八九点钟的太阳
■ 王晓冰

多少天

没有坐在阳光里了

耳朵脑袋和肩膀投下的弧线

还是上个世纪的轮廓

可惜，它们只是影子

简略了太多层次和褶皱

一个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的

不速之客，背着诉状前来借宿

洗漱的过程犹豫而迟疑

客房里的光亮一直绵延至清晨

她赶上了昨晚排队等号的火锅

却要错过此刻正破窗而入的

冬日暖阳

太阳，只管自己热烈地照耀

父亲最后的酒
■ 郑南浩

父亲最后的酒

喝在一个傍晚的酒杯里

是一盅李煜的酒

有些愁

那天晚风很好，掠过耳际，灌进酒杯

我们的酒也很好，但说话很少

浅浅的两三口，夹着筷子的话语

是杯的暖心，是酒的醇厚

呷呷嘴，绵绵的记忆泛上来

很重，很重

你说我们的杯中没有敌人

要原谅世界

再见，难言的再见

像病痛袭来，咽下肚里

一杯故事足足说了一辈子

我们举着酒杯

你喝下我的浮躁

我喝不下你的隐忍

我们放下酒杯

你说出我的轻率

我说不出你的疼痛

父亲，我们最后喝的不是酒

是命运追赶不上的尘与土

风来了，你咳嗽半声

天，就黑了

■ 蔡汝葆

在一个寒消返暖日，我和几个朋友回到家乡——横
滩村。朋友想去油茶之乡走走，了解一下榨油的过程，
同时购买一些茶油（本地人都叫山柚油）送给老家的友
人。在进村道路两旁，一片片刚采摘过的油茶树上盛开
着白黄相间的花朵。在村头的晒谷场上，乡亲们有的翻
晒金黄的稻谷，有的在砸带黑壳的油茶子，有的正在给
外来购茶油的车辆装油。

横滩村是坐落在南渡江澄迈县九龙段西岸的美丽
山村。我们走向设在村庄南面的一间榨油坊，距100多
米远，就闻到浓郁的茶油香味。到了油坊，看到我的堂
哥和几位乡亲正忙碌着，他们正在翻炒油籽。乡亲们
说，油坊是代村民加工油的，一般榨一斤油，收一两油作
为加工费，因他们加工的质量好，前来榨油的既有本村
人，也有外村人，油坊每天平均榨200斤油左右。村里
今年的油茶果比去年少，但是今年的油籽质量好，油价
比去年高。目前刚刚开榨，来购油的人已络绎不绝，有
的客人一次就购了50多斤，每斤350元。有些农户刚
榨完油就全部被买走了。

横滩村种植油茶树的历史已有近300年，目前村
中还有数十株200年左右树龄的油茶树，这些树还在
继续开花结果。横滩村土地面积广阔，砂砾土壤，十分
适合种植油茶树，所产油茶果出油率高，味香质好，耐
存放。

山茶油，是一种价值较高的油，是食用和送礼上品，
被称为“东方柑榄油”，其实许多吃过柑榄油的人都觉得
还是山茶油好。首先是食用价值，用来煎鱼、煎鸡鸭蛋、
炒鸡鸭肉，味道奇香。山茶油是春节家家必备的食品。
用来做佐料时，将生姜或蒜头捣烂，放上白盐，再倒上黄
澄粘稠的茶油，沾蘸白切鸡，令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
冬天气温较低时，在热干饭上倒上一匙羹油，用白盐一
起搅拌，饭香逼人，吃了还想吃。

据说，山茶油还有止咳、化痰、健脾、补胃、提神、软
化血管之功效，常吃油茶油可提振精神，增强体魄和抵
抗力。村民都说山茶油是农家补品。村里人受外伤，如
刀创口、碰撞肿痛、淤血、蚊虫叮咬，用山茶油擦拭就可
以止血、消肿、止痛、止痒，效果都非常好。脚手扭伤，用
陈年老油擦拭更见功效。

山茶油美容的功效也十分突出。村里常吃山茶油
的年轻人肤色都比较红润和有光泽。上世纪70年代以
前，村里的妇女都用山茶油擦拭头发，这样头发就比较
柔软、光亮，可以延缓头发变白。

榨油后的油茶籽渣饼，也是洗头的好用品，切削少
量油茶饼用温水泡浸一二个钟头，然后洗擦头发，头发
就比较蓬松、头皮不痒，对油性头发很有效。只不过是
现时市场的洗发水多了，人们图方便才少用而已。但
是，横滩村多数村妇还是青睐用油茶饼洗头。

横滩村的油茶出名，既有土质的原因，也和该村种
植油茶的面积大、树数多有关。种油茶树不需要占耕
地，不择地段，不问土壤肥瘦，只要有空间种下，就能成
活并开花结果。它不怕干旱，不怕霜冻，台风也刮不
倒。油茶树树冠高大，树干挺拔，叶子肥厚光滑，四季常
绿，树荫浓密，花果交替紧密，俗称“山柚不离丛”，既能
做绿化树，又可做景观美化植被。

横滩村是革命老区，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纵队司令
部、琼北区临时民主政府在战争时代就长住在村子附近
的六芹山中，村民淳朴善良。长期以来，村民生产茶油
的初衷不是为了卖，而主要是自用和馈赠亲朋。随着市
场经济大潮涌来，人们的商品意识开始觉醒，茶油成了
商品。但是，村民在做买卖的过程中，依然严守本分。
油茶果不成熟，村民一般不会摘；晒不干，不会用来榨
油。榨油坊的师傅炒油籽，都是坚持二个小时炒一锅，
炒到熟，炒到香，水份炒到干了才榨油，这样榨出的油不
仅香且不容易混浊、变质。

每到收果时节，常有外村妇孺来捡山柚果——即是
主人收摘过后，拾遗捡漏。但是，有些人在“捡山柚”的
过程中，趁主人不注意，做些手脚，抢摘树上的果实。主
人发现后，大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失人家的面
子，不把话点破。有人幽默地说，你摘一些果回去做种
子，种几年就有山柚果摘了。有些人看见“捡山柚”的人
回家路远，赶不回去吃饭，还热情地邀请人家到自家去
吃饭。这些举动，使捡山柚的人十分感动，到处都说横
滩村的人真是好。

山村茶油香

盲人故事
■ 龙户

长途客车上，一位男孩戴
着墨镜走了上来，右手拿着光
滑的木棍，磕磕碰碰着脚前，左
手左右摸索着。

盲人？
男孩摸到我座位一排，伸

手探索了一会，然后问：“请问
这里有人坐吗？”

“没有！”我说。
“谢谢！”男孩说完在我身

边坐了下来，把背包挪到前面
抱在怀里，掏出手机按了一下
又靠近耳朵，开心地笑了。

客车出站，上了高速，奔行
平稳了。

男孩摘下墨镜，真的是个
盲人，但有一张挺清秀的面庞，
白晰中略失血色，牙齿洁白，笑
起来挺好看的。

“大哥是去哪呀？”男孩突
然问。

“广州。”听说是同路人，男
孩放松了很多，还主动向我讲
起了他的故事：

我是湖南人，姓罗，农村
人，眼睛是四岁时出麻疹引发
高烧，那时候家里迷信，等把
我送到医院时，虽救回了一条
命，眼睛却瞎了。从此，黑暗
就是我的世界！刚开始不习
惯黑暗，走哪都是磕磕碰碰，
后来习惯了，在熟悉的环境里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麻烦，就是
很少出门，生活很枯燥无味。

后来我父母亲带我上北京
下广州去上海看病，都没能看
好。随着年龄增长，父母亲也
接受了这个结果，不再带我看
病了，而是带我南下广州，将我
送入盲人学校，而他们就在广
州打工供养我。过了两三年，
我父母亲在黄埔置业，站稳脚
跟，就把我弟弟也接了过来，一
家人又在一起了。虽然我眼睛
看不见，但我在亲情上从没有
缺失过爱。

后来，我到中医按摩学校
学习了两年半，毕业后就一直
在按摩店工作，现在养活自己
是没问题的。

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呆久
了，我确实感到枯燥，所以几
个月前我离开广州，到东莞来
工作，在一家盲人按摩中心，
我的手法和技术还可以，所以
回头客比较稳定，每个月都可
以挣个 3000 元以上，算是可
以了。

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家
一趟，时间长了会想家，爸妈也
想我，但他们不敢说出来，我在
家的时候我爸妈总是有点小心
翼翼的，怕伤到我，我弟弟也
是，我不希望他们这样。我没
恨过父母，我也没有埋怨过谁，
上天给我安排了这样的命运，
我无法改变，只能努力去走
好。 每个人的命运都会遇到
坎，不怨天尤人，乐观向上，才
能活下去。

我回家的时候，有人带我
上公交车，然后我自己坐到车
站，下车后我就问路，再用棍子
左敲右敲地去买票，再敲着进
站，再问路后敲到检票口，一直
等到上车时间。现在好心人还
是挺多的，基本上每次都有陌
生人直接带我去买票再送我进
站，坐同一班车的也会带我上
车。

到黄埔以后，我也是自
己回家，我不让家里人到车
站接我。我是想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我不愿意依赖别人
活着。

我还没有找女朋友，在这
样的小店工作，很少有女孩子，
所以没什么机会认识女孩。明
年准备回广州，找一家大的店，
给自己多些机会，毕竟人生大
事不能拖了。将来我的另一半
必须是眼睛完好，可以看得见
外面世界的人，我需要她做我
的眼睛，就可以了！

人生嘛，坎坷也是财富，太
顺了，也不是什么好事，没有回
忆！

听着男孩用平淡语气讲述
的故事，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黑暗中度过一生，是多么无味
与痛苦！何况他还曾经拥有过
光明。

■ 张剑飞

国庆假期，好友阿锦要回石碌铁矿小住两
日，遂让他有空的时候去小时候经常玩的铁矿
火车站拍几张相片。他回到的当晚，来电告
知：都拆完了！火车站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
那一条条的铁轨。

石碌铁矿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那是一个大
国企，和很多农场一样，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不
大的面积，却提供了一个人从来到去的所有服
务。在国企还是响当当的时代，铁矿和红林农场
所能提供的税收，长期支撑着昌江县一般预算收
入的六成以上。在我印象里，铁矿有许多周边市
县暂不具备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能举行广东省
工人运动会游泳比赛的游泳池，有小人工湖的
矿山公园，可以表演杂技、话剧的大戏台，人气
极高的灯光篮球和足球场。不过，我最爱的是
那个可以看到蒸汽车头的火车站。

那个时代，有色金属资源开采业出于运输
条件的考虑，多数交通硬件的投资都做得很到
位，建设质量非常不错。但铁矿到三亚的这段
二百多公里的铁路却是日本侵略者最先修建
的。石八线（石碌至八所港）是海南岛上的第
一条铁路，全长52.3千米，日本人采用1067毫
米标准的窄轨，付出了数万中国民工的生命，
10个月内通车 。通车后，日产蒸汽火车头就
拉着铁矿石往八所港开启了经济资源掠夺的
序幕。日本还拍过一部电影，讲了建火车线路
和经济掠夺铁矿的事情。

我外公是琼纵的老战士，他坦言，有生以
来第一次见到蒸汽火车还是日本投降后，来参
观火车站的时候看到的。恢复生产后的一段
时间内，这段铁路都是以货运为主，但到后来，
据说开创性地开通了客货两运，拉矿车后面接
了几节绿皮车厢，也就有了客运站的业务。

在我姑妈没退休之前，矿运输队每天下午
会组织一趟大客车去火车站载客到昌江县城，
姑妈作为售票员，每天下午都过去售票，票价
是大人一块，小孩五毛。小学的暑假，我有许
多个下午都是跟着姑妈跑这条客运线，看着人
来人往，觉得很有意思。由于年代太过久远，
我实在说不出火车站的建筑风格是苏式的还
是大跃进时期的风格。在父辈们的回忆里，自
他们记事起，火车站就已经存在了。火车站的
大门不宽，比两车道大一些。石米大门顶上只
有“火车站”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两边种满了
九里香，但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还是边上那
两棵成熟的芒果树和莲雾树的吸引力大。

火车票价几何？这已经不记得了，唯一记
得的是我坐过的最早班次是六点四十分发车，

从石碌到三亚下车恰好是中午十二点二十
分。火车的速度并不快，从石碌到东方要一个
小时多点，据说燃煤蒸汽火车头一直跑到上世
纪九十年代，后来才换了内燃机车。

第一次坐火车应该是小学一年级暑假，那
时候矿里组织工作积极分子去三亚度假，允许
带小孩。我的父母和阿锦的家长也算是工作
积极分子中的一员，而我和阿锦是整个团里最
年幼的。乘务员叔叔待人谦和热情，除帮年纪
大些的乘客提行李和挑扁担外，还告诉我俩车
上哪里有意思，不能乱玩乱碰危险的电开关
等，而且这里也没有像爱迪生那样做实验的地
方，最重要的是不要给其他乘客添麻烦。

小孩子爱新鲜，但新鲜感也短暂，当我和
阿锦仔细行走客运车厢的每一个角落，从看着
车厢顶的风扇到可以拉上拉下的车窗，从木质
座椅到可以接热水的大水罐，再到列车员叔叔
那有意思的制服，玩腻了领队手里的“先进工
人旅游团”的那面红旗之后，就不停地问父亲
什么时候到三亚。父亲从和颜悦色的回应到
不理不睬，最后我只知道：“等一下就到”的这
个概念应该是形容词而不是量词。好容易熬
到中午，我有幸吃到了列车盒饭，父亲买了一
份给我，价格三块五毛钱一份，内容不甚丰富，
半个咸蛋、一份肉和一份青菜。我说了声去找
阿锦一起吃，就捧着盒饭离开了座位。找到阿
锦之后发现我们的盒饭完全一样。据说这些
盒饭是中途一个车站拿上来的，味道很好，捧
在手里感觉暖暖的。两个小朋友边吃边玩，不
一会儿就睡着了。再次醒来已经在父亲的背
上，听到领队说：张庆祥同志，你背着小孩就先
上中巴。过了一周火车去火车回的旅游，这也
是迄今为止我和父亲单独旅游的经历。

妹婿是红林农场的子弟，在他的回忆里，
周边农场的小伙伴们很羡慕昌江人可以有火
车带来的便利。记得由于晕车严重，.坐汽车出
行成了我幼时最恐惧的事，同龄的小朋友里，
没有比我更期盼铁矿的火车可以坐到海口。

铁矿的治安还不错，我和阿锦两个不满十
岁的小朋友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我们最喜欢
去的还是火车站，看着运矿石的火车头，边跑
着边大喊，仿佛自己能跑得比火车还快，就能
在矿运动会上夺得赛跑冠军！

时过境迁，海南老西环铁路已经退出了历
史的舞台，在讲究效率和经济价值的年代，没
人愿意再乘坐时速不超过60公里的交通工
具。那个每位矿区子弟都知道的石碌铁矿是
亚洲第一富铁矿和“三氧化二铁”是铁矿主要
化学成分的年代已经远去。剩下的，只有一段
段生锈的铁轨，等着焕发新的活力。

流年剪影

《碧海石更坚》（油画） 周琳惠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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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子龙

三亚河

海南是个大岛，四周是海，众所
周知其魅力也在海。尤其是三亚。
我不知南下三亚多少次，基本都是冲
着海去的。想不到2016年冬，到三
亚参加“两岸笔会”，开幕式后的第一
个活动竟是游河。

一条悠悠浩浩的绿水，丰沛而
自由，没有一道道大坝拦截，没有水
脉枯竭之虞，两边甚至看不到河岸，
被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红树林规
划出河的轮廓和走向。树影覆水，
碧流湍湍。

红树梢头是白鹭的安乐窝，或
成群栖息，如大雪压枝，或孤眠于
深影，宛若红树开白花。游人的响
动有时会惊起一两只，但飞不多远
就选个更安稳的树枝落下。我在
其他地方见到的白鹭，大都在水面

上觅食，这里的白鹭怎么大白天长
睡不起？

很快就有了答案，在我们的游船
两侧，常有小鱼飞出水面，争先恐后
的伴着游船滑翔、嬉戏。河里的鱼这
么丰厚，白鹭什么时候有了食欲，跳
下树枝就可饱餐一顿。既然不愁吃
喝，剩下的就是睡大觉了。

三亚真不愧为旅游度假的胜
地，连鸟儿鱼儿也如此的悠哉悠
哉。红树林的外面耸立着形状各
异的高楼，住在楼上的人想必远能
眺海，近可瞰河。住在这儿的人，
倒是与这水、这树、这鸟、这鱼，十
分的和谐。

经打问，三亚河原叫“三丫河”，
因与临川水、大坡水交汇成一“丫”字
而得名，后来竟成了这座海南重镇的
名称。其实海南的省会海口，也因坐
落于南渡江的入海口得名，是海与河
成就了这座城市。当然，也成就了海
南这个大岛。

一地福字

占尽大海优势的三亚还多山，翠
峰如屏，岚气缭绕，以千米以下为
主。正应了那句老话，“山不在高，有
仙则灵”。南山上有大洞天和小洞
天，一些名人喜欢在这个神仙府邸题
词：“洞天福地”。

而普通游客就会发问：福地在哪
里？导游一头雾水，很难作答。

笔会中不知哪位高人，灵机一动
买来大捆红宣。2016年12月11日
午后，热带冬日的阳光，灿烂而温暖，
伴着徐徐海风，令人心神怡荡。人们
在小洞天下面的草坪前，摆了数排长
条桌，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
书法家，挥毫大写“福”字。

几个小时后，草坪上铺满了大红
的福字，直延伸到海边、路边，当傍晚
的落霞映红小洞天，直觉得通红的福
地铺展得无边无际。

在笔会闭幕前的交流会上，
台湾书法学会理事长谢季芸说，
看到大陆有位书法家能写楷书非
常吃惊……她的“吃惊”令我震
惊。由于两岸文化隔膜，台湾的
书法权威竟以为大陆书法家写不
了楷书！

我以为除去两岸书法界缺少交
流，还跟大陆有些书法家，特别是主
流书法家，只顾张扬艺术个性，忽略
了书法最基本的共性和传统之美，甚
至以丑为美，以“鬼画符”掩饰基本功
的欠缺。不要说台湾朋友误解，连我
都觉得有些书法家不会规规矩矩的
写字。

这次两岸四地的书法家在小洞
天下以“福”会友，场面生动，令人感
动。使我想起古文字功力深厚、能写
很好的楷书和隶书的李之柔先生论
书法的四句话，用以形容这次文化交
流，似很恰当：“修己之美，成人之美，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名家翰墨

家在海南

海南短章

铁矿·铁路·火车站


